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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两周后顾小影终于回家了
顾小影就这样开始了住校

的日子——客观点说这种日子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凄凉，首先
因为不需要在有课的日子里早
起乘坐班车了，顾小影就可以
每天早晨睡到八点才起床；其
次是不需要被家务活挤占很多时间，顾小影终于有了大把
的时间租言情小说看……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顾小影还
是会不可遏制地想念管桐——虽然愤愤不平，但她习惯了
他的怀抱、他的体温，就会无法割舍。顾小影很鄙视这个没
有骨气的自己。

可是，面对那些此起彼伏的电话与短信，顾小影恐怕也
很难有骨气——就在顾小影住校的日子里，管桐好像突然
爆发了连谈恋爱时都没有过的文采！那些天，各式各样的
短信——忏悔的、自责的、说理的、抒情的——纷至沓来，险
些把顾小影的手机挤爆！

江岳阳显然是受自家师兄委托，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
顾小影的课堂上，企图用视觉骚扰的方式提醒她某人的存
在。不过顾小影视若无睹，照例还是和学生们慷慨激昂地
侃天侃地。江岳阳一边听课一边给管桐发短信，说说顾小
影在讲什么、又给学生灌输怎样的思想了……从管桐那边
来看，不啻于现场直播。

终于等到十一点半，顾小影下课，江岳阳站在门口堵
截。顾小影无奈，翻白眼给江岳阳看：“江老师，麻烦让一让，
我还有急事。”可是还没等她开口奚落江岳阳，江岳阳已经抢
先开口说：“我师兄考上了。”“考上什么？”顾小影摸不着头
脑。“蒲荫县委常委、副县长，”江岳阳耸耸肩，“据说最多再过
一个月就起程。”“什么？”顾小影以为自己的耳朵坏了，“蒲
荫？！”“没错，”江岳阳点点头，“距离咱们这里四百多公里，长
途车要四个半小时，本省著名的欠发达地区，这一去就是两
年，两年后根据工作情况再进行调整，或许回省委，或许留在
当地，继续做县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顾小影突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她愣愣地站在江
岳阳面前，有点迷糊茫然。她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情，管
桐为什么不亲口告诉她？像是看透了她的心思，江岳阳已
经开口：“师兄说你不回他的短信，也拒接他的电话，所以才
托我告诉你。”

他皱着眉头，语气苦恼：“顾小影，你都出来两周了，也该
想清楚了吧？我师兄真是对你一心一意，可是他的压力真的
挺大，老家的、爹妈的、工作的……这些他都不能跟你说，总
是一个人顶着。你就体谅他一下，好不好？”江岳阳就这样自
说自话地唠叨，可是顾小影基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

她只是呆呆地想：管桐要去蒲荫了，还有一个月就要走
了，四百多公里的距离，当然不是想回来就能随时回来的。
他们真的要分居了——已经过去的两周分居生活在未来两
年甚至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分居生涯面前，已经显得那么短
促。在此之前，他也经常加班，可是她从来没觉得有什么遥
远的距离感。就连这次赌气分开，她也知道他在她身边，只
要她需要，他随时都可以在她身边……可是，如果他去了蒲
荫，四百公里的距离之外，她要怎么办？

顾小影的眼睛里渐渐蒙了水汽，江岳阳说到义正词严
的时候低头一看，吓一大跳！

“顾小影！你别哭啊，我师兄真不是有意瞒着你的……”
没等他说完，突然看见顾小影转身往楼下跑，江岳阳一愣，
急忙喊：“快点跑啊！还有十分钟就开班车了！”一边喊一边
得意洋洋地笑，心里暗想：偏不告诉管桐他老婆回家了！他
活该被吓一跳！

江岳阳没猜错，顾小影回家了。这个时间回家，管桐当
然不会在家里。可是当顾小影推开暌违两周的家门时，扑
面而来的熟悉气息还是让她一下子就红了眼圈。她关上
门，站在客厅里，似乎还能看见两周前的清晨，管桐的勃然
大怒、魏艳艳的瑟缩委屈，以及她自己的悲愤交加。屋里很
安静，原来管桐在短信里说的是真的——事后不久，魏艳艳
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工作，工厂在高新区，他便在那附近帮魏
艳艳租了房子。

这里，终归又变成她顾小影的家。当她不在家的日子
里，这里又变成一间落寞的房子。顾小影扭头，还能看见餐
桌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两周了，按照管桐最近这段
时间的工作强度，当然不可能有时间在家做饭吃，更不会有
时间擦桌子。

屋子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时钟“滴答滴答”地响。顾小影
无奈地叹口气，卷起袖子去卫生间里找抹布，然后把桌子、
椅子、柜子、台子，包括晾衣竿和饮水机都擦了个纤尘不染；
又找出“五强粉”，把马桶、脸盆、盥洗池都刷了个干干净净；
然后扫地、擦地、洗床单、洗被套……大汗淋漓地把家里旧
貌换新颜之后，顾小影心满意足地瘫软在沙发上，
心想，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嘛。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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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奶奶，等于搞定全家
一年以后，1989年春节，我这个丑

女婿上门去啦。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
我，她爸是个大孝子，搞定她爸，首先要
搞定奶奶，奶奶高兴，全家高兴。

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第一件事
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奶奶
长，奶奶短，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奶奶
喜欢得不行，拉着我的手不放：“这小伙
子好，白净！要是我们家哈文像你这么
白就好啦。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也白
着呐！”

此后任何时候，我们回宁夏老家，第
一件事都是看奶奶。“征服”了奶奶，后面
果然一路绿灯。大姑大姨大姐一律说
好，皮肤白净，细嫩，会说话，手好看，懂
事儿，一见我就喜笑颜开。

和哈文家人一起聊天，我才知道她父
亲不简单，是一位中共高干。二十多岁的
时候，就被任命为本溪市税务局长，周恩
来总理亲笔手书的委任状。1958年，他赴
宁夏负责成立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

听到这段历史，我对准岳父肃然起
敬。别看我在家是老疙瘩，不怎么干活
儿，到了这儿，可有眼力了，特会献殷
勤。准岳父起得早，每天早上6点，他起
我也起，他做早饭，我打下手。

几年以后，我们大学毕业，哈文被分
到天津电视台工作。我送她过去，受到
宁夏回族自治区驻天津办主任的热情款
待。席间，还说起一段往事。

就在我向哈文表白心迹的时候，正赶
上她父亲到北京办事，她就向父亲提到了
我，父亲当时表示不同意。这也就是我有
一段时间“备受折磨”的原因。而老人家
的考虑，其实不仅仅是“以学习为重”。

离开北京，他的下一站是天津，一到
地方就召见办事处主任，吩咐道：“赶紧

给我女儿物色个男朋友，必须是穆斯林，
研究生！”

我虽然保持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户
口本里民族一栏却是“汉”。看来在老人
眼里，这是个大问题。

到了第二年，我已经将哈文一家老
小“拿下”，顺利通关，父亲又去天津视
察。天津办主任犯愁地汇报说：“您嘱咐
的事儿，我一直想着呢。可我们这边儿
回族的研究生不太多，还没碰上合适
的。”

“嗨！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父
亲大手一挥，“甭找了，人都带家里去了，
老太太带头同意！”

会赚钱的女婿才是好女婿
谈恋爱这事儿，投入挺大，不光是感

情，还有资金。那时候家里每月给我寄100
块钱，一个人凑合够用，俩人可差远了去
了。总得讲点儿浪漫吧？讲点儿情调吧？

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四的大华影院
看电影，散场后出来，饿了，去旁边一家
咖啡馆买了一个汉堡包。说是汉堡包，
其实就是个三明治，不到 5 分钟吃完
了。知道多少钱吗？10块！我心疼木
了，一路都在念叨：“贵死了！贵死了！”
哈文特记恨我，这男生怎么这么小气！

“行啦行啦，花都花了还扯什么呀？”她不
耐烦地说。

那个月刚过一半，我的钱就花光了，
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哈文。“哎，媳妇儿。”

“呸！谁是你媳妇儿？”她对我怒目而
视。“行行，哈文，行了吧？”我赶紧识相地
改了口，“那什么，我这月没钱了，要不把
你的钱拿出来，咱一块儿花，行吗？”

这可是初恋啊，最忌讳谈的就是
“钱”。可是没钱追什么女孩儿，不是扯
吗？我可不想打肿脸充胖子。

后来的很多时候，每当哈文展开“如

果你可以整天在家待着多好”的幻想，就
会遭到我的无情打击：“我也想整天在家
啊，在家待着怎么挣钱？家里生活怎么
维持？这是现实问题。”

我说的是大实话，却令哈文恼火得
很：不解风情，就知道钱！话又说回当
年，穷则思变，我挣钱的首选途径是配
音。去中央电化教育馆给影视教学资料
配音，每分钟6毛钱。几千字的稿子，15
分钟配完，能挣 9块。我们班当时有二
十多个人去面试，最后就留下我一个，因
为我踏实。15分钟的片子，我之前要看
上一整天，熟悉内容，对口型。运气好的
时候，一个月下来能挣一千多。上世纪
80年代末，绝对大款了。

后来又找了个来钱更快的活儿，在
内蒙古饭店一层的歌厅里当驻店司仪，
每天晚上主持两场演出，工资一天一结。

哈文唱歌很好，当年代表七大艺术
院校参加过全北京市的大学生巡演。我
觉得这种事吃力不讨好，没劲。要玩儿
就玩儿真的。

“别尽给我现眼，既然是我媳妇儿，
跟我出去！”“呸，谁是你媳妇儿？”哈文一
把把我的手打开，“出去干什么？”“挣
钱！”“挣钱？”她犹豫了一下，“能挣多
少？”“钱不多，我努力！”说完，我拽着她
来到内蒙古饭店，介绍她当驻唱歌手，开
始了“夫唱妇随”的兼职生涯。算起来，
一个月赚的钱少说也有一千多。

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
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
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

《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
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叶萱叶萱 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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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康小试牛刀净赚75万美元
林康在一家中餐馆找了个刷盘子的

钟点工工作。每天晚上 8点工作到 10
点，两个小时内要将餐馆所有的盘子刷
干净，报酬是十美元。这样他每月可收
入300美元，除去每月交的100美元的房

租外，可以净剩
200美元。另外，
他还在学校里申
请到了一个可以
拿到奖学金的助
教职位，这样还
可 以 有 一 笔 收
入。

纽约商学院
的课程很重，小
考不断，许多课
都有做论文的任
务。为了在学期
结 束 时 拿 到 全
A，保证下一年

的奖学金，学习到夜里12点并不是稀罕
事。林康从餐馆打工回来，还要学习到
凌晨一两点钟，加上不习惯美国的饮食，
时间一长，眼圈发黑，神色憔悴。

半夜里，露易丝满身酒气地从外面
回来，见林康房间还亮着灯，过来敲门：

“你怎么还不睡？你都累坏了。”她坐在
床上，点燃了一根烟，心疼地说道。“谢谢
你，露易丝。我们课程很重，杰克教授每
次都要我们用大量的数学计算来论证他
的经济学理论，为了得到A，所以我不得
不——”“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喜欢得A，
学分真的那么重要吗？”“得到A，才能得
到年底和下年的奖学金啊，这样下年的
学费才有保证。”

早晨，林康被床头的钟声震醒，用力

揉了揉眼睛，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拿起昨
晚准备好的面包和牛奶，急匆匆地向教
室走去。

外面下雨了，不大，轻轻飘着细细的
雨丝，如丝如线，蒙蒙一片。道旁修剪得
平整的草坪，草色绿得逼人眼帘，趁着如
雾般的丝雨，几欲沉醉。林康一直慨叹
寸土寸金的纽约竟然如此重视绿化，在
摩天大楼丛林里，每每在不被注意的地
方铺设一块平整的草坪，栽种一些绿树
或者矗立着美丽的雕塑。

“林康，等等我。”林康回转身，见林
蕴涵快步跑来。林蕴涵一袭白衣，长发
披肩，白腻如脂的脖子上围着小小的碎
花围巾，自有一段动人心魄的风情。

“你不愿理我吗？”“怎么会呢，我怎
么会不理你？”“那前几次喊你到我表哥
那儿开 Party，你怎么不去？”“我有很多
功课，还要去餐馆打工，哪有时间？”林蕴
涵贝齿轻咬嘴唇，微微抬起下巴，若有所
思道：“你在哪个餐馆打工？那儿还要人
吗？我也想去那儿打工。”林康不解，问
道：“你也打工？”“我就不能打工了？”林
蕴涵双手背后，歪着头，似笑非笑地抬头
凝望着他，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颗晶莹
的雨珠，几欲滚落下来。林康怦然心动，
不敢再看，眼光飘忽到远处。

9·11事件之后，美联储在开盘前突
然宣布：隔夜拆借利率调低五十个基点，
降至 3%。这是美联储市场公开委员会
第三次在例会之外宣布降息。尽管如
此，美国股市开盘后还是大幅狂跌。

林康坐在电脑前，望着不断下滑的K
线，镇定自若。一大早，林康就让秦怡静和
林蕴涵开车去了肯尼迪国际机场，借接人
之际探视美国警方对安全问题是否重视。

“我要买进 INVN（InVision公司股票

代码）。”林康轻点鼠标将账户上的所有的
资金全部买进了 INVN。美国三大股指伴
着股票价格不停地狂泻，而 INVN的股价
却不断地扶摇上升，林康在买入时已经从
开盘时的4.83美元，攀升到6.45美元。

比菲尔着急催促林康：“林，先操作
我的账户！”“你有电脑，为什么不拿来
用？”一句话提醒梦中人，比菲尔猛拍了
一下脑袋，转身跑回了自己房间。仅仅
一天，林康账户上已经多出了 4万多美
元。秦怡静赚得最多，已经赚了将近 6
万美元。露易丝赚得最少，也已经有 1
万多美元了。

12 月 14 日那天，INVN 飙升到了
45.5美元，较之当初 6.45美元的买入价
格，已经疯狂上涨了 39.05美元了！距
12月25日圣诞节还有十多天，林康全部
清了仓，除去缴税及手续费等，净赚 75
万美元。同样比菲尔、露易丝和秦怡静
也赚了个盆满钵满。比菲尔望着账户里
的钱，兴奋不已，大叫道：“哦，上帝！我
快成了百万富翁了！”

露易丝尽管有了比上次多得多的钞
票，不过她却没有了上一次的兴奋：“喂，
你们有了这么多钱，准备干什么？大家
都说说。秦，你先说。”她转过头问秦怡
静。“存起来！”秦怡静想都没想。“比菲
尔，你呢？”“我想把那些助学贷款还了，
嗯，还要，还要留一些钱准备炒股。林，
你说我说得对吗？”比菲尔看到林康在那
儿发呆，忍不住问道，“林，你有这么多
钱，准备做什么？要买一辆新车吗？”

“不，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把欠别人的
债还了！我欠了很多债！”“有感情债
吗？林。”露易丝开玩笑似的问。“有！一
辈子的感情债！”林康闭上眼，缓
缓地吐出了一句。

商战
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
金，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孰料，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
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
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李咏李咏 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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